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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韵缃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敢作敢为。 她和张

伯驹结婚时，从娘家带来一个贴身侍女，这个侍女是
立了卖身契的。 王韵缃过了门以后，就当众撕毁了这
个侍女的卖身契，并把这个侍女看成亲妹妹，后来，就
叫自己的儿子喊这位侍女为小姨。

王韵缃在天津家里安排好长辈、孩子生活的同时，
也惦念着丈夫的生活。 张伯驹当时在北京、上海盐业
银行的俸禄有限，王韵缃就常把盐业银行的股息转账
给他，以保证他的开支。 张伯驹逢年过节回天津，也都
是由王韵缃安排一切。 有时，王韵缃也带着孩子去北
京看望张伯驹。

应该说， 张伯驹和王韵缃婚后的一段生活还是很
和谐的，感情还是很深的，张伯驹有一首词《念奴娇》，
注明“中秋寄内”。 有人考证说，张伯驹后来写给潘素
的词一般都写“寄慧素”。 那么其时王韵缃长住天津，
说是写给王韵缃的，也是有道理的。 这首词写道：

无人庭院，坠夜霜，湿透闲阶堆叶。 月是团鬫今夜
好，可奈个人离别。 倚遍云阑，立残花径，触绪添凄咽。
满身清露，更谁低问凉热。

记得去年今日，盈盈双袖，满地明如雪。 只影那堪
重对此，美景良辰虚设。 玉漏无声，银灯熄焰，总是愁
时节。 谁家歌管，任他紫玉吹彻。

这首词确实饱含怀念妻子的离情别绪。 王韵缃不
是一个多愁善感的知识妇女，张伯驹何以会写出这样
高雅的情词呢？ 笔者认为，一者是他同王韵缃确有新
婚夫妇的相爱温存之情， 二者也是张伯驹借着这题
材，展示了他学习唐宋诗词的体会和成绩，是有意锻
炼自己填词的能力。

当然，清官难断家务事。 后来，在一段漫长的家庭
生活之后，王韵缃曾起诉张伯驹，她在诉状中说，自她
1927 年生下儿子后，丈夫遂对她冷淡，置之不理，他们
过着有名无实的夫妇生活。

诉状中还讲了诸多财产纠纷， 要求张伯驹给她生
活补助等。 张伯驹在答辩中承认，“实际上已有十五年
以上没有同居”，并提出离婚。 但王韵缃不同意离婚，
说张伯驹对她没有感情，她可以分居。 她宁愿分居，也
不愿离婚，显然，她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弱者，一个被封
建婚姻制度、封建礼教扼杀了独立个性的妇女，的确
是令人同情的。

这个时候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 1952 年了。王
韵缃在天津原来就是认识吉鸿昌将军的遗孀吉红霞

的。 其时吉红霞是天津市的妇联委员，她非常了解张
伯驹家的情况，新的婚姻法已经颁布，张伯驹怎好继
续维持和潘素与王韵缃两个妻子的共同生活呢？ 在吉
红霞的劝说下，王韵缃终于同意离婚，张伯驹给了她
一笔钱，她就到已在石家庄市工作的儿子张柳溪那里
去了。

王韵缃的确很善良，她离婚了，但对离婚从来没有
过怨言。 1988 年，她 79 岁时去世。

伉俪情深
王韵缃生了儿子后， 张镇芳就对张伯驹说不允许

他再娶妻，但是张伯驹还是在上海遇见了令他一见倾
心、成为知音的潘素。

张伯驹和潘素是一对惺惺相惜的才子佳人， 他们
的结合的确具有浪漫和传奇色彩。

20 世纪 20 年代末， 张伯驹被盐业银行董事会推
举为常务董事和总稽核，他可以到各分行视察业务和
考核账目，他去上海最多，夫人王韵缃也打算随丈夫
去上海，但张镇芳夫妇不同意，怕孙子留在天津得不
到妈妈的照顾，又不允许她带着孩子去上海。

张伯驹只好一人在上海做事，并往汉口、南京等地
查账。 例行公事、接受招待之余，就要把时间消遣在他
的艺术嗜好上。 在上海盐业银行视察考核期间，不免
要与朋友到娱乐场所花销。 伯驹不喜欢饮酒，他叫的
局只是听音乐，这就遇上了善弹琵琶的潘妃。 潘妃的
天生丽质和娴雅风度立时为张伯驹所倾倒。

潘素原名潘白琴，原籍苏州。 苏州的潘家，本是世
代官宦的大家族。 其祖上潘世恩中过前清状元，官至
英武殿大学士加太傅衔，潘世恩之孙潘祖荫在光绪年
间官至工部尚书，通经史，精楷法，藏金石，甚富，苏州
百花行就是潘氏大家族的住地。 潘白琴的父亲潘智合
迁居上海后，时运不济，又不务正业，家道开始衰落，
幼小的白琴常看见母亲以泪洗面。 母亲为她聘请老
师，教她习音律、学绘画。 白琴天资聪颖，很快便初通
音律并能挥笔成画。 她 13 岁时母亲不幸病逝，来了一
个冷酷的继母，好好歹歹过了两三年，还是把她卖到
了烟花场，以演艺为生。

潘白琴沦落风尘，于上海西藏路与汕头路路口“张
帜迎客”。 因她弹得一手好琵琶，也能挥笔成画，尤其
是骨子里透出的一种孤傲高贵， 与一般女子不同，一
时间在偌大的上海滩赢来一片赞誉。

张伯驹是精通古琴的，但他第一次听潘白琴操琴，
琴弦一响，还是十分惊讶，想不到这样一位弱女子弹
得如此出色，那说不尽的清雅远俗、柔美流畅，让张伯
驹余味在喉。 张伯驹心里再也抹不去潘白琴的身影和
琴声了。

张伯驹青年时期长期生活在北方， 前面已有三房
妻妾，都不太如意，如今在上海遇到这个才貌不凡的
女子，眼前一亮，神魄飞荡，坠入爱河。

不久， 张伯驹在上海的朋友孙履安知道了张伯驹
的心思，就充当了张伯驹这次恋爱的牵线人，使张伯
驹和潘白琴有了交往。 据潘素后来回忆说，当时看张
伯驹有些“土气”，但很有才华，会画花卉，文化也好。
随着交往增多，日久生情，以至潘白琴一心相许，非伯
驹不嫁。 因此，可以说，张伯驹与潘素的共同爱好和艺
术情趣，是他们结合的纽带和情感的基石。

张伯驹与潘素是怎样结婚的呢？ 当年张伯驹还有
一个朋友，是孙履安的儿子孙曜东，也是京剧爱好者。
近年来，他曾口述往事，经整理出版了《浮世万象》一
书，其中说到张伯驹和潘素的结婚经过。 这一段话被
寓真先生照录在《张伯驹身世钩沉》一书中，我在这里
也引用一下吧。

孙曜东是这样说的：
张伯驹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 实际上并不管多少

事，整天埋头于他的书画收藏和京剧、诗词，每年到上
海分行查账两次。 其实查账也是做做样子的，他来上
海只是玩玩而已。 既然来玩，也时而走走花界，结果就
撞上了潘妃 ，两人英雄识英雄 ，怪人爱怪人 ，坠入爱
河。

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妃，就惊为天女下凡，才情大
发，提笔就是一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
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笳入琵琶。 ”不仅把潘妃两个
字嵌了进去，而且把潘妃比作汉朝王昭君，把她擅弹

琵琶的特点也概括进去了，闻者无不击掌欢呼。 可是
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当时潘妃已经名花有主，与国民
党内一个叫臧卓的人正谈婚论嫁。 谁知半路杀出个张
伯驹，潘妃此时改口，决心跟定伯驹，臧卓岂肯罢休？
于是臧把潘妃软禁了起来，在西藏路汉口路的一品香
酒店租了间房，把她关在里面，不许露面。 潘妃无奈，
每天只有以泪洗面。 而张伯驹此时心慌意乱，因为他
在上海人生地不熟，对手又是个国民党中将，硬来怕
惹出大乱子，不像在北京、天津到处都有他们张家的
一亩三分地。 他只好又来找我。

那天晚上已经十点了， 他一脸无奈地对我说：“老
弟，请你帮个忙。 ”把事情一说，我大吃一惊，问他：“人
现在在哪儿？ ”他说：“还在一品香。 ”我说：“你准备怎
么办？ ”他说：“把她接出来。 ”

我那时年轻气盛，为朋友敢两肋插刀。趁天黑我开
出一辆车带着伯驹，先到静安寺路上的静安别墅租了
一套房子，说是先租一个月，因为那儿基本上都是上
海滩大老爷们儿的“小公馆”，来往人很杂，不容易暴
露。 然后驱车到一品香，买通臧卓的卫兵，知道臧不在
房内，急急冲进去，潘妃已哭得两眼桃子似的。 两人顾
不上说话，赶快走人。 我把他们送到静安别墅。

孙曜东还说，事后担心臧卓会采取报复行为，却因
孙曜东与汪精卫、周佛海拉上关系，为他们做事，而臧
卓也投向敌伪，当了伪军某部的参谋长，两人见面后
心照不宣，此事也就过去了。

一个无依无靠、从艺谋生的“青楼”女子嫁给了张
伯驹，对于潘素来说，好像是涅■再生，她的人生之路
从此变得丰富起来。 而对于张伯驹，他的婚姻生活翻
开了崭新的一页，他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从此
充满了活力。 他找到了一个具有共同爱好的妻子，一
个在人生道路上能够互相关爱、互相鼓励，能够风雨
同舟的妻子。

1932 年， 张伯驹与潘素在苏州结婚。 这一年的 9
月 29 日，张伯驹夫妇拜过印光法师，将“白琴”改为“慧
素”。 从此，张伯驹便称妻子为“潘素”。

潘素结婚后最大的收益和变化就是一步跨进了张

伯驹的“文化艺术圈”。 大凡文学艺术大家，其一生必
定与许多名人大家产生交集，在一起互相学习、互相
切磋，取长补短、增长见识。

张伯驹早年的交友即多为文化界名流， 除金融业
外 ，他所交之友如袁克文 、溥侗 、方地山自是声名远
播，其他如张大千、溥心畲、余叔岩、傅增湘、沈裕君等
也都是艺术界颇有成就和声望之人，这一切都使潘素
在艺术和学识上受到濡染和熏陶。

中国历代才女，能操琴者多，能吟诗填词者也多，
但能绘画者却寥寥无几，即便有，也多局限于花鸟仕
女，绝少画山水者，潘素则爱画山水，这是一条不易成
功的路。张伯驹则鼓励潘素专攻山水。 于是，张伯驹先
是请老画家朱德甫教潘素从基本技艺入手，画一些花
卉小品，为日后从事大创作作铺垫。 张伯驹还请古文
功底极深的夏仁虎先生教潘素学习古典文学。

就在苏州城里，还有一位名画家汪孟舒，此人学元
朝黄公望，擅山水，于是，也被张伯驹请来，专门教潘
素画山水，为潘素提供了常人无法企及的习画条件和
环境。 潘素学画生涯可谓漫长而艰难，她在张伯驹的
支持下，付出了无数的艰辛，终于成为中国现代画坛
上一位知名的山水画家，尤其擅长于金碧青绿及雪景
山水、水墨山水、浅绛山水，兼南北宋之长，形成了自
己的风格。 有人评价她的山水画不染纤巧习气，不见
刻板匠气，清雅空灵、气度恢弘、韵味高妙。 据说，周恩
来总理曾欣赏潘素的青绿山水作品《漓江春晴》，称赞
说“此画颇有新气象”。

在绘画方面，张伯驹夫妇还互相配合，互为增辉，
潘素擅画，张伯驹擅书法，于是，张伯驹常为夫人的画
题诗、题词。 二人以智者之思在丹青、翰墨间合作携
手，寄托情怀，也折射出高贵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

（未完待续）


